
2021年7月1日，金鐘添馬公園的戶外巨型屏幕，播放著有關慶祝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及香港回歸紀念的影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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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由公共服務廣播到國家廣播——從香港政府廣播牌照中期檢討
談起

在今天的媒體生態中，利用面向大眾的廣播機構來進行促進國家融合和國民身分的工作，有效嗎？

香港 深度

https://theinitium.com/author/WLrnGcmM
https://theinitium.com/author/WLrnGcmM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無綫電視 商業電台 國家廣播 公共服務廣播 香港電台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2023年2月14日，香港有兩宗跟電視廣播有關的重要新聞。 


首先，香港有線電視公布獲准向香港政府交還本地收費電視牌照，其收費頻道將於同年6月停播，免費電視

服務則不受影響。其次，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接納通訊事務局在免費電視節目及聲音廣播牌照中期檢討裏提

出的建議，包括免費電視台每周須播放至少30分鐘有關國民教育、國民身分認同和正確認識港區國安法的

節目。

有線電視開台近30年，縱使近年經營困難，據傳媒報道，當下有線收費電視仍然有數十萬名用戶，其停播

決定自然引起了較大的即時迴響。但若談論對香港電視和電台廣播發展的意義，通訊事務局提出關於廣播

牌照的建議，其重要性其實不比有線收費頻道結業的重要性低。

整體而言，通過通訊事務局的建議，香港的廣播政策又進一步的從「公共廣播」轉向到「國家廣播」。 


廣播機構的社會責任 


要闡釋這一點，首先要回顧一些基本概念。在香港，電視及電台廣播分別受《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

規管，任何機構要進行廣播業務，需要獲取牌照，通過互聯網提供節目的服務則獲豁免。特區政府在發牌

給商業機構時，會列出各樣牌照條款，對商業廣播進行規管。傳統上，規管的理據有二。第一，大氣電波

是有限的公共資源。第二，廣播是「入屋」的媒體，對社會的影響特別大。由於商業運作在回應市場需求

上有優勢，所以政府容許個別商業機構運用公共資源進行廣播，但同時會確保商業廣播機構在運作時會承

擔一些基本的社會責任。

但政府要這樣做，首先要對「廣播機構的社會責任」有某種理解。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以及至少1970年代以

來的香港，廣播機構的社會責任是根據「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的概念去理解

的。籠統地說，公共服務廣播的理念強調，廣播所製造出來的是一個公共空間，應該讓每個人都以「公眾

的一員」的身份，共同關注和討論各種對社會有影響的事情。同時，社會上有以年齡、性別、族裔、語言

等劃分的群組，而公共服務廣播要顧及社會上不同群組的需要。

為了確保廣播業可以做到公共服務廣播的要求，一個社會可以做的是，首先設立一個完全以公共服務的理

念為依歸的公共廣播機構；而在香港，自70年代到近年為止，這也就是香港電台的定位。但公共服務廣播

所覆蓋的範圍比公共廣播更闊，因為它涉及的不只是去設立一個公共廣播機構，而是如何通過對整個廣播

行業的組織和規管去達到為公眾服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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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日，時代廣場大電視播放有線電視新聞，內容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回歸25周年的演講。攝：林振東/端傳媒

所以，傳統上，香港政府通過牌照條款對商業廣播機構作出的各種要求，有不少是跟公共服務廣播有關

的。例如牌照條款例明免費電視台需提供一定數量的新聞和時事節目，而且這些節目至少有部分一定要由

本地製作，背後的目的是要確保商業電視台會為市民提供關於本地公共事務的資訊。又例如過往的牌照條

款規定，電視台一定要製作給兒童、青年人、老人家的節目，也是要確保商業電視服務會照顧到不同年齡

層的市民。

在1990年至2020年間，香港政府也曾要求本地免費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播放香港電台的節目，這可以讓公

共廣播機構製作的節目有較廣泛的傳播，從而強化整個廣播系統的公共服務性質。因此，當2020年3月，

香港政府以香港電台已經擁有自己的電視頻道為由撤銷了相關規定時，也受到了一些批評，指撤銷規定會

削弱香港的公共服務廣播。

從公共服務廣播走向國家廣播 


有以上的歷史背景，今天香港的廣播系統固然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務廣播的成分，但過去兩三年，香



港也開展了從公共服務廣播走向國家廣播的趨勢，這個趨勢在同時從事電視及電台廣播服務的香港電台，

有特別系統的、明確的體現，因此我們可以先用香港電台作為例子。

首先，香港電台向來有「公共廣播機構」和「政府部門」的雙重身份。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在很多社會人

士和新聞工作者眼中，「政府部門」這身分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港台在理想上應該是一個架構

上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機構，但到了近兩三年的社會討論和政府官員的論述中，「政府部門」這個身份

跟「公共廣播機構」的身份至少是同樣重要。2021年3月，政務主任出身的公務員李百全，接替資深新聞

工作者梁家榮出任廣播署長，到2022年10月，再由同樣是公務員出身而沒有傳媒經驗的張國財出任廣播

署長，一定程度上象徵了「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兩種身份的重要性此消彼長的情況。

架構之外，香港電台在2021年9月頒佈了新的「編輯政策及流程」文件，在編輯政策及指導原則的部分，

就把「一國兩制」放到首位，甚至在「真確準繩」以及「公眾利益」之前。文件把「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以及「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等，設定為港台的「政策」，把

一個中國以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設定為港台的指導原則。文件甚至指出，港

台員工「應經常參考現行政策和參閱政府通告，以了解就香港特區和中國其他部分（包括台灣）應當使用

的適當用語或提述。節目製作人員亦須參閱港台通告有關使用適當用語的規定。」

2023年2月16日，香港一個住宅的電視上，播放著港台31的節目《灣區全媒睇》。攝：林振東/端傳媒

https://www.rthk.hk/about/pdf/epp_chi.pdf


節目安排方面，如果我們看香港電台電視部的31台，我們也會看到很多跟中國大陸有關的節目。例如在2

月13日開始的一個星期，周一至周五晚上7時至12時的5個小時裏，每晚有兩個小時播放的是大陸製作的

電視劇，半個小時播放介紹大灣區和中國不同城市風貌的《灣區全媒睇》，亦有兩晚會播放介紹中國飲食

文化和風土人情的節目，總計起來，就是有超過一半時間播放由大陸製作或介紹中國大陸的節目。

今天的香港電台仍然在做不少跟公共廣播理念有關的工作，但上面提出的轉變，均顯示了「促進國家融合

和香港人的國民身份」，成為了香港電台的角色的一部分。推而廣之，正如公共服務廣播的理念的影響不

限於香港電台，當香港政府開始強調廣播的「國家責任」時，對商業廣播機構的條款有相應的調整，也就

變成可以預期的事情。

承擔「促進國家融合」的角色？ 


其實，在今次通訊事務局作出新建議之前，2020年6月實施的國歌條例，就有「推廣國歌」的條文。條例

生效之後，香港3間電台包括香港電台、商業電台、新城電台，均有按照既定的政府宣傳聲帶機制，於每日

早上8時播放國歌。電視台方面，則早於2004年，已開始在傍晚新聞報道前播放國歌短片。

在這次通訊事務局的建議之中，最直接跟廣播的國家定位有關的，固然是播放跟國民教育、國民身分，或

者國安法有關的節目。除此之外，通訊局建議取消「指定播放節目」的「完全屬香港本地製作」規定，表

面上是令商業機構有更大空間引入外地節目，但在實際運作上，最有可能的效果，就是多了從中國大陸引

進屬指定播放類別的電視節目（包括新聞和時事節目）。

同樣道理，通訊局建議「容許持牌機構每天撥出英語綜合頻道整體廣播時間不多於45%播放非指定語言節

目，並放寬有關非指定語言廣告的限制」，表面上容許了更多各種其他語言的節目出現，但實際上最可能

的效果，就是比過往播放更多普通話的節目和廣告。

當然，以上提到的轉變會否發生，商業電視台會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配合，都是未知之數，也很可能因

應每個電視台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位置而異。例如向來被香港市民視為較保守及親政府的無綫電視，在

2018年開始已經製作了不少介紹粵港澳大灣區的節目，其他的電視台則未必如此積極。但從結構上說，通

訊事務局提出的條款轉變，可以說是為商業電視台承擔「促進國家融合」的角色，打開了方便之門。



2022年4月9日，茶餐廳的電視上播放無線電視新聞直播，內容是李家超參選特首的記者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國家廣播的轉向是好事還是壞事，是一個價值取向問題。對傾向公共廣播理念的市民和媒體工作者來說，

媒體最主要的功能是服務一個本地的公眾，令一般人理解及有能力承擔其公民責任，這當然不是說媒體完

全沒有需要讓香港人了解其國民身分或中國大陸的現況，但這需要不應凌駕報導真相、促進公眾討論，以

及監察權力等更基本的原則。若國家廣播的轉向削弱了媒體的公共性以及服務本地公眾的能力，那就不會

是一件好事。

價值判斷之外，我們也可以問，在今天的媒體生態中，利用面向大眾的廣播機構來進行促進國家融合和國

民身分的工作，有效嗎？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但我們至少有原因對其效能表示懷疑，正如很多在中國大

陸破票房記錄的電影，到了香港都會引不起太大的迴響，中國大陸的「主旋律」和香港人的口味之間始終

有很大的差距。雖然電視比電影直接「入屋」，但在今天的媒體生態中，電視觀眾也早已不再是「受制觀

眾」（Captive audience）。

在香港，無論是有線電視收費服務結業，抑或是無綫電視的營運長期不振，都顯示了在數碼娛樂盛行和資

訊泛濫的時代，除非本地電視服務真的可以切合本地觀眾的口味和需要，否則只會被觀眾放棄。要求本地

電視台去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能夠達至預期效果的機會其實不大，更有機會的只是令本地電視業更

難生存。


